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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去年 9 月在黑龙江考察时首
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到今年 1 月中央政治
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
系统全面阐释，再到全国两会上对发展新
质生产力提出新要求，您怎么看习近平总
书记三次提到新质生产力？

崔峻：马克思最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
态》 中确认了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内涵和生
产力的组成要素，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
的根本动力。

去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
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了中共中央
的有关文件，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正式
进入了决策阶段。

到了今年的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已
经从理论形成阶段进入了部署实施阶段，
被写入了 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
为今年十大工作任务的首位。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学说的
新补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
的新发展。

记者：在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
下，新质生产力的“新”有哪些涵义？

崔峻：有三层涵义。
第一个“新”，是指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科技创新。
生产力的发展，从过去的完全靠劳动

者的劳动力，到有了蒸汽机，再到电力
化，至今已经有六次大规模生产力革命

了。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有了人工智
能、氢能等新的技术，可以更好地利用自
然资源来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
质态演进。

第二个“新”，是因为新质生产力的
出现，带来了“新产业”“新制造”。

比如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太阳
能等。再如新材料，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
的变革。过去都是利用天然的材料，现在实
现了人工合成替代，从性能等各个方面来
说，突破了原来很多自然材料的限制。

新制造方面，从原来的手工，到流水
线生产，再到现在的“无人工厂”“黑灯
工厂”，这些都是由技术发展带来的先进
制造。包括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也包括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
业。

第三个“新”，发展“新动能”。
新动能也会加速新领域、新赛道的出

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生产力
的跃迁。

科技创新带来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
产力带来了新的产业赛道，这些赛道又带
来了新的发展动力，而新动能推动着人与
自然更加和谐发展。

记者：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
的作用是什么？该如何做好科技创新？

崔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由技术革
命的突破带来的，而技术革命的突破是靠
科技创新，所以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核心要素。

科技创新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创新。
这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来说非常重

要。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更多的是“摘
别人树上的果子”，比如在应用开发上面，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这类基础技术突破
大多发生在国外，但是在应用端我们有了
淘宝、支付宝等领跑案例。

面向今后的发展，我们要在自己的土
地上“栽树”，要通过原创性的、颠覆性
的科技成果，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栽树”的过程中，不但需要
国家支持，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这个“栽树”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
间，不是说两三年就可以栽成，需要比较
长的时间去投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
把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做出成果。

二是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

我们要重点审视整体科技发展上的短
板及与国外的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立自强，不仅
是指国力上的自立自强，更是科技方面的
自立自强。

我们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
尤其是近几年一直在讲的“卡脖子”技术。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攻克“卡
脖子”技术更具急迫性。我们需要力争在
较短时间内突破“卡脖子”技术，这样才
能做到科技上的自立自强。

所以，面对科技创新，一方面要去做
颠覆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
要把过去在科技研发上的短板补齐，攻克

“卡脖子”技术，实现“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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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崔峻。
（吴冠夏 摄）

崔峻：科技创新
要自立自强，“两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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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栽树”，要通过原创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成果，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 面对科技创新，一方面要去做颠覆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把过去在科技研发上的短

板补齐， 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两条腿”走路。

■“新工科人才”，就是把最新的技术成果，比如集成电路上的某个突破，或生命科学上的某个突破，

真正地变成一颗芯片，或变成一片创新药，变成一种新的诊断试剂。

■ 要形成好的新质生产力，就要将教育、科技、人才三条链很好地互动起来。

■ 科技创新带来了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带来了新的产业赛道，这些赛道又带来了新的发展动
力，而新动能推动着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发展。

记者：如何看待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人
的因素？

崔峻：新质生产力中，人是第一要素。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提出，培育新质生产
力，做好创新大文章，是高校不可替代、
无可推脱的历史使命。

他提出，要以创新能力为核心培养
“干细胞式”多能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涌
现更多有突破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成果。

另外就是要加强基础研究，且基础研
究里面关键也要选对问题选对人。不能盲
目浪费科研经费，要真正地去面对现实寻
找问题解决问题。

社会创新环境的打造也非常重要。要能
够容忍失败，要让更多企业介入整个研发和
基础研究。

对于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来说，我们
承担的任务是培养面向企业的应用型人才。

这类人才不是去做前瞻研究，而是更
多地把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可以
用的东西。其实就是转化人才，亦可称为

“新工科人才”。
“新工科人才”，就是把最新的技术成

果，比如集成电路上的某个突破，或生命科
学上的某个突破，真正地变成一颗芯片，或
变成一片创新药，变成一种新的诊断试剂。

这就需要一帮这样的人去做，因为这
不是科学家的事情，而是工程化的事情，
产业化的事情。

这样的人培养出来以后，他就能够更
好地去支撑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赛道、
新产业的发展。我们偏向于培养这种应用
型的人才。

教育、科技、人才一定要紧密地互动。

记者：在加快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
上，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如何用好人的因
素？

崔峻：新质生产力背后的最大支撑还
是人。

要形成好的新质生产力，就要将教育、
科技、人才三条链很好地互动起来。

依托研究院，我们想在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上起到一定作用，服务好宁波乃至整
个长三角一体化。

很多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成果，会在上
海这样的人才、高校和科研机构高度密集
的地方产生，而成果的转化则会自然流到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

因此，需要根据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
来推动当地成果的落地。

比如，宁波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方面
存在短板，但又拥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我
们会从上海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取
经，让更多顶尖成果在宁波实现转化。

同时，需要加强人才的流动。因为很
多核心的科学家在高校科研院所。

在政策方面，建议形成一种更好的适
合人才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机制。

比如，复旦大学鼓励科学家去创业两
三年，创业完成可以继续回来任教。我们
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制，让企业和高校
的人员实现良性互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好长三角不
同区域的资源，比如上海人才密集、资本
密集，宁波制造业基础好、商业化程度
高。把这些结合起来，带动整个长三角地
区的均衡发展。

记者：宁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还
面临什么样的产业发展短板？

崔峻：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落户 11
年，我们对宁波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在新产业的发展当中，对于新材料，
宁波拥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依靠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甬江实验室等，宁波新
材料产业的发展有着比较好的支撑。

在其他新赛道方面，我觉得宁波面临
一些短板。

比如，新型氢能使用，虽然宁波也是
相关的示范性城市，但相对来说，在氢能
的应用、制造、储备和研发方面还有缺
陷。除了宁波材料所有一些研究之外，缺
少龙头企业的带动。

宁波要将原有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
结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创造好的
环境并引进人才。此外，宁波需要在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技术支撑平台构建
上下更多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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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复旦大学宁波研究
院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崔峻：研 究 院 设 立 的 初
衷，是把高校老师的科研成
果、专利文章转化成生产力，
直白点说，就是把“纸”转化
成“钱”。

我们用了 11 年时间，深
度聚焦“创新投资、创新服
务、创新载体”三个要素，打
造了一个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的
生态环境。

这使得科技成果进入到我
们的孵化体系以后，第一能够
得到资本的加持，第二能够通
过研究院的体系去了解市场和
企业对成果的需求。

譬如里面的具体参数应该
如何去调整，怎么样把技术变
成市场接受的产品，最后变成
商品。因为只有进行了商品交
换，才是真正地实现了技术的
价值。

在科学家成果到商品的转
化过程中，我们负责协调与地
方政府的关系、与企业界的关
系，帮助解决企业内部的管理
问题，推动科技成果顺利转化。

三个创新要素的形成，让
科学团队能够更好地获得政府
支持，通过我们组织的路演活
动、论坛交流，让更多社会资
本和企业看到科研成果。

有了产品以后，我们还要推
动科技团队跟地方产业结合，导
入整个产业的上下游资源。

通过一系列体系的打造，
在我们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
的成功率在不断提高，平均在
百分之七八十。

以前，我们和创业者、科

学家的关系是“陪跑”型的。
现 在 ， 我 们 提 出 了 要 做

“最懂科学家的合伙人”，帮助
科学家转化科技成果，包括对
市场需求的挖掘、整个团队的
打造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
深度介入，让整个科研成果转
化过程更加高效率地推进，帮
助新的创业者少走弯路。

记者：今年复旦大学宁波
研究院如何发力新质生产力？

崔峻：今年我们将继续深
入建设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
件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拥有整
套流水线，我们想依托这套流
水线建一个概念验证中心。

有了这个概念验证中心，
很多的成果就可以通过研究所和
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初步的评判。

相关专家可以帮科研团队
在技术上把关，看这个成果到
底是否可行，这个成果在国外
的进展如何。

我们也会组织投资界的专
家，来看在投资方面需要多少
资本才能推动。

另外，我们会组织产业界
的专家来看这个产品如何设
计，最终如何呈现。

通过概念验证，能够筛选
掉不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科技
成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确了
科技成果的不足和今后的发展
方向，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它
孵化后的产业转化率。

通过这个概念验证中心，
能够帮助产业更好做到自立自
强，拥有本土的技术支撑，真
正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起
到很好的作用。

复旦杭州湾科创园复旦杭州湾科创园。。（（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供图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供图））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宽禁带半导体
材料与器件研究所专家委员会聘任仪式。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供图）

记者手记

考究的中山领外套，缜

密的专业思维，为复旦大学

宁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崔峻

的访谈增添了不少“海派”

味儿。

新质生产力，这个春天

最热的词，对复旦大学宁波

研究院来说，则是再熟识不

过的“老朋友”。

“关于新质生产力，该

让专家讲点什么？宏观的不

能 少 ， 那 么 聚 焦 点 就 放 在

‘人’上吧。”这个采访前草

拟提纲时的想法，引起了崔

峻的“共鸣”。

“我们要从二三十年来

‘从别人树上摘果子’，换成

在自己土地上‘栽树’”；

“如果说新质生产力中原

创性、颠覆性技术是实现了

从0到1，那么我们研究院做

的就是从 1 到 3、从 3 到 10，

是创新链上的重要环节”；

“科技创新既要推动原

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也

需要加快攻克‘卡脖子’难

题，实现科技创新的自立自

强”……

近 1 个小时的采访，崔

峻金句不断，通俗务实。

这位走出复旦象牙塔的

大学教师，已扎根宁波，投

身科技成果转化事业11年。

或 许 ， 崔 峻 在 宁 波 的

“11 年”，正是对新质生产力

最生动的诠释。

论道新质生产力


